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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伦敦
王子章家里有七八

亩田，十几亩地，他还认

为不满足，还去向童大老

爷租了几亩田来种，这样
一年下来，收入能多一
些。可是他家里真正算得

全劳动力的只有他一个

人。妻子生儿育女，做饭

洗衣，操持家计，最多算

一个半劳动力。一个十四

五岁的儿子，顶得一个半

劳动力。还有一个小女

儿，有十二三岁，除开帮

助妈妈做点家务事，还要
包两头猪的吃食。

他近来一反常态，得

工夫就匆匆赶到乡场去。

不为别的，就是赶到牛屎
坝的牛市上去。这一年到

年底，王子章把账算下

来，收支相抵后，靠汗水

挣下来的本分钱和放高

利得的横财两项一加，反

倒比往年多进了钱。现在

隔买一条大牯牛要的钱
数，硬是相差不远了。

这时，童大老爷家的

一个跑腿的帮帮匠告诉

他，童家二少爷娘子坐月

子，要找个丫头服侍她。

管吃，一年给五十块。第

二天中午，王子章还是把

这件事对大妹子说了，大
妹子一听，没有马上回

答。

儿子听了却马上反

对：“没有一个人想在大
院子里当长工，你倒愿意
叫大妹去大院子当丫
头？”

出乎一家人的意外，

大妹子却表示愿意去。

童家付了一年的工

钱，王子章马上就买了牛
牵回了家。

大牯牛自从到了王

子章家，由于王子章侍候

得很周到，一直很好，没

有害过病。但是不知道为
什么，在秋收后趁雨犁板

田的时候，王子章发现，

大牯牛虽然还是那么卖

力气，却是一直喘个不

停，嘴里吐着白泡泡。王

子章担心得很，他把牛牵
去找牛医生。牛医生说没

有啥子病，是累坏了，休

息一下就好了。他又把大
牯牛牵到场上去，找一个

据说是新式的牛医生。这

个牛医生检查了大牯牛
一阵，对王子章说：“这条

牛的肚子里有虫，病重得

很。不好办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

震得王子章耳朵嗡嗡直

响。

大牯牛终于连腿都
没有伸几下就断了气。王

子章真像他家死了什么

人似的号啕大哭起来。这

时候，大院子里的王老三

来了，他说他愿意出点

钱，把这一块牛皮剥了。

王子章大吼一声：“不干！

我埋了它也不得给你们

大院子的人。”

王子章真的就动手

在竹林旁挖个坑坑，周围
的庄稼汉真的帮助王子
章挖，把死牛拖进坑里，

用土埋起来了。

突然听到竹林外边

有女娃娃又跑又哭的声

音。大家一看，是大妹子。

她一跑过来，就倒在爸爸
的怀里，叫：“爸爸，爸爸
呀。幺少爷，要估倒我，要
估倒我……我跑了，我死

也不回去了。”

“啥？幺少爷估倒

你？”

“太欺负我们了，找

他龟儿子讲理去！”

王子章一把把大妹

子掀开，站起来不说一句

话，跑回家里，操起一把
菜刀出来了，大家一下把
王子章抱住了，夺下他手

里的菜刀，劝他：“去不

得，去不得！他们无非是

要钱赎，我们大家凑起

来，给他送去。”

“对头，我们凑好钱，

今晚上就叫张三爹送去，

取人。”

王子章落泪了，他恐

怕是第一次感到一个人

拼命奋斗，是多么渺小，

多么无力，这么多人，抱

成一团，拧成一条心，才

算有了靠山。

买牛记
卖女买牛

我承认我是被饿醒的。

爬起来揉揉眼睛，发现
一直坐在那里的瑞恩不见

了，开车的那个司机坐在瑞

恩原来的座位上，歪歪斜斜

地坐在那里打着盹，看来现
在是瑞恩在开车了。老福依
然像一尊雕像一样端坐在

那里。我看了看手表，我睡

了4个小时了，老福他居然

连姿势都没换过！

“喂！那个阿兰还是瑞

恩的先生，有吃的没有？我

饿得不行了。”

瑞恩头也没回，说：“靠

窗的柜子里有土豆鸡肉汉

堡和牛排，还有红酒，你们

请随意。”

我迫不及待地拉开了

柜子，掏出来一堆汉堡，顺

便捞出一瓶帕图斯。嘴里边

嚼着汉堡边倒红酒，我递了

一杯给老福，说：“来，尝尝，

据说这一瓶顶一车长城。”

老福这才把一直仰着的头

低了下来，接过酒杯轻轻地

抿了一口。这时，只听瑞恩
说道：“大家吃点东西、喝点

红酒，马上就到你们的首都
机场了，我们很快就登机。”

我一愣，到北京了？还

要坐飞机？我摇了摇老福的

胳膊，问：“嘿，怎么回事？”

老福没有答理我，继续闭目

养神。我摊了摊手，做出一
个无奈的表情。跟老福在一

起，他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他

下一步要干什么。

路虎过了一个关卡，很

快，车便停下来了，瑞恩招

呼我们下车。

我提上自己的行李包，

也没管老福，我知道他走到

哪都是那身行头：一把老式

的黑色雨伞，一件宽大的风

衣——— 这衣服像魔术师的

帽子一样，我不知道有多少
个口袋，他总能从里面掏出

些奇怪的东西来，没准哪天

他就会从里面拎出来一只

大耳朵的兔子。——— 不过有

一点我可以肯定，其中的一
只口袋里，肯定装满了东南

亚产的那种又涩又呛的棕
色烟卷。

下了车，我们发现瑞恩
和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国人

正在亲切地攀谈着，看那人

肩膀上的杠杠和星星，官衔
一定小不了。

他们寒暄了一阵之后，

那肩章径直朝我们俩走了

过来，也没说什么话，上来

就和我们握手，意味深长地

看了老福一眼，就匆匆转身
离去了。

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

怎么回事，瑞恩凑了过来，

他递给我们两个棕褐色的

小本，说：“这是两位的护

照，贵国已经特批了签证，

我们马上登机。”说罢，他抬

手指了指一艘停在两架民

航飞机之间的小型军用飞

机，暗绿迷彩色的机身上，

“米”字标志非常显眼。

加长路虎和军用专机，这

待遇规格够高的。我不由得偷

瞄了一眼老福，他依然一脸漠

然，拄着雨伞跟着瑞恩准备登

机。我赶忙加紧两步跟了上
去，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坐上英

国的军用专机，也算是没白跟

着老福折腾一趟了。

刚拉开舱门，副驾驶座

上一个英国人就转过头，微
笑着对我们挤出两句蹩脚
的中文：“欢迎，谢谢。”便没

了下文，接着对驾驶员咕哝

了几句。

螺旋桨雷鸣般响，飞机

起飞了。

与民用飞机相比，这架
军用飞机外形很小。其实机

舱还是挺宽敞的，而且这里

面就只坐了5个人——— 除了

老福和我以及瑞恩外，还有

两个全副武装的大兵，手持

着重型冲锋枪，一脸严肃地

端坐在飞机舱门的两侧，直

视前方，一言不发。

这飞机的窗口很小，直

径只有半尺左右的样子，玻

璃还是磨砂的，我瞧了瞧，

也看不清楚外面的风景，便

安分了下来，坐在老福身
边，掏出随身携带的斯蒂

芬？金的小说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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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的画笔






